【文学欣赏】

《红楼梦》与曹雪芹

——读红楼品石头之二

吴运泉

（2012年9月4日）
《红楼梦》作者自题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确是，要解《红楼梦》其中味，真难。《红楼梦》达到中国古代长编小说中现实主义的高峰。其艺术手法既有传统风格、民族特色，又有大胆创新精神。全书结构宏大精妙，描写细腻入微，语言出神入化，不愧为大师之作。《红楼梦》存在之谜、死结、公案甚多，因此，红学也成为热门学科。
百年望族：曹雪芹（1715～1763）（注：生卒年仍存争议）是《红楼梦》作者。他是清代小说家，著名文学家。名霑，字梦沅，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故里有四说：河北丰润，辽宁辽阳、铁岭与江西武阳，尚无确切定论。曹霑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迁居南京。祖父曹寅亦领江宁织造，去世后由其子曹颙接任。三年病逝，又由曹頫（霑之父）接任。深受康熙皇帝信任。三代四人任此重要职务。兴旺发达，雄霸一方，家大业大，人丁兴旺，历时六七十年。
四部通才：曹霑素性放达，性情高傲，嗜酒健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的艺术才华，可谓“文、史、经、哲”四部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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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阮籍自比。爱好研究广泛：中医、金石、诗书、绘画、园林、织补、工艺、饮食等都有深入研究。我们说：大师是自学成材的。曹霑正是如此。他受家族牵连，无科举考试资格。完全靠自学成材。成为文学大师。祖父不仅是官僚之家，更是书香之家。有诗为证。曹寅“和芷园消夏十首”，第二首是“曝书”。诗云：“十五年间万卷藏，中年方觉曝书忙。遥怜挥汗缤繙处，时有微风送古香”。边晒书，边写诗，还闻到古书飘出的书香，汗流浃背，苦中有乐。生活多有情趣。200年前藏书万卷，是一笔巨大财富，真了不起。曹霑之父曹頫，文字记载资料贫乏，档案所存不足二十个字，据康熙六十年上元县知县唐开陶撰《上元县志》记载：曹頫“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参见冯其庸著《曹雪芹家世新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8月北京，第1版，第392页）。在这样的书香之家，不识字也难。这些都为曹雪芹书写巨著，营造了精神和物质准备的浓郁氛围。
十年血泪：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家族莫不如此。曹家也遭受了由望族走向衰落的路程。雍正五年，宫廷争斗，曹家遭受重大冲击，好运终结，其父免职，产业被抄，从此败落，遂随家迁居北京，饱尝了人生的辛酸。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曹霑居北京西郊黄叶村，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石头记》（即《红楼梦》），并专心致志地做着修订工作，贫困而卒，年未及五十，死后遗留《红楼梦》前八十回手抄书稿。曹夫子气定神闲，不骄不躁，流血流汗，一生精雕细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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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部《石头经》，给中华文明留下一份丰富的历史遗产，可从来没有获得一分钱“润笔”稿费，也是算是“天下为公”了。这种“只讲奉献，不计报酬”的利他精神，也是永远值得歌颂与学习的。
百年红学：近百年来，红学越来越热，成为一门新学科。有人靠猜，有人靠考证。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研究书籍层出不穷。红学论战接二连三，刀光剑影，口诛笔伐，可谓风起云涌。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详细记载了红学争论十七次，红学公案九桩，红学之谜4个，红学死结3个。我们认为：有些争论具有含金量或文献价值，有的确是鸡毛蒜皮小事（例如小脚之争）。有的是学术分歧，有的是个人恩怨。这些精彩论战情形，我们还可以在《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香港《明报月刊》等报刊杂志上阅读到。《红楼梦学刊》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期印了8.5万册。有学者2005年统计，12年出版50期，发表了1200多万字红学文章。也算是丰功伟绩了。40年海内外数10位大家评点《红楼梦》，55篇论著文章收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余英时周策纵周汝昌主编）的《四海红楼》一书中（上下卷，共661页）（2006年9月第1版）。本书是金庸主编的“明月四十年”纪念丛书之一。红学家俞平伯（1900～1990），1954年出版“新红学派”代表作之一《红楼梦研究》，没有带来好运，却惹了大麻烦。当年秋，年轻教师李希凡、兰翎发表文章，尖锐批评俞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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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引起毛泽东注意。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认为“这是三十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从此开展对俞的唯心主义批判，出现了以政治批判代替百家争鸣的倾向。那场大争论，各报刊杂志发稿129篇，轰动一时。这次争论实况，被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明，详细记录在《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一书中（共331页）。其中第九章：“运动中几个难友”小标题是：周汝昌引火烧身，顾颉冈“在劫难逃”，文怀沙“罪有应得”，吴恩裕的惶恐，王佩璋的人生悲剧。书后列举文章题目和刊登的报刊杂志。有的笔墨官司甚至闹上（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参见欧阳健著《红学百年风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版，第382页），该民事案告的是《解放日报》法人代表丁锡满，在其下属《报刊文摘》转载湖北某报“红学研究不能欺世盗名”通讯稿。法院最后判决（1995年11月10日）：勒令报刊清除影响，恢复名誉，向欧阳健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元（实际上最后也成为一纸空文）。红学的论战还在继续。
红学教父：我们所了解到的红学家名字较多。可以说，专家不少，思想家不多。上世纪初，国内老红学家算是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三大师儒（此外，还有鲁迅、陈独秀、顾颉冈、俞平伯、郑振铎、陈寅恪、阿英等，如果加上海外红学家，那就不计其数了）。后来周汝昌、冯其庸、周思源、刘梦溪、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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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刘再复、邓云乡等成为大腕。红学新秀有马经义（《红楼文化基因探讨》作者）、陈林等。红学家们经常展开论战，他们打来打去，逐渐把红学搞成了争地盘抢利益的大件事。有人形容，教父们高高在上，打手们分列亮相，新学后进如果不从，就先来一通“杀威棒”招待。不要小看红学家能量，他们对红学作品出版面世拥有封杀权。李少红版电视剧《红楼梦》，冯其庸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新近出版的《红楼梦》400万册纪念卡特别注明“李少红执导电视剧唯一依照底本”。刘心武研究红学，是业余爱好，由于自己努力和红学殉道者周汝昌支持鼓励，刘氏《红楼梦》续书也已完成，已经成为“业余红学家”。

    （注：网站刊发时间：201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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